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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身

蜷着身体倒在肮脏黑暗的小巷里，“饿”是我唯一的意识，已经三天没有食物进入空虚的胃里。自从收养我的拾荒老爹去世后，我就一直在流浪，却不愿乞讨，更不愿像其它的流浪汉一样在垃圾堆里翻找别人吃剩的食物，运气好的时候，有人会收留我做些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只能这样倒在城市黑暗的角落，与饥饿对抗。

“也许会就这样死去吧，这样也好，反正不会有人为我伤心，也不会有人知道，大概只有环卫工人会发现我吧！”我这样想着，一边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毫无声息的，一双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费力的抬起头，从盖住眼睛的头发向上看去，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漂亮的眼睛！”他的低喃听起来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什么东西从下方飘下来，落在我跟前，竟然是一张百元大钞，“一百块买你一个晚上！”就算是清醒时的自己，也无法立刻理解他的话，更何况是半昏迷状态，好一会才想明白过来，他要买我！

我努力的让自己更清醒，去面对这个荒谬的境况，可是本能的渴望让我的心诚实，我想活下去，我想找到我的亲爹妈，当面问问他们，当年既然不要我，为什么要生我？我要活下去！

“我卖，不管你想怎么做，让我活着！”在这种地方，花一百块钱买一个流浪汉一晚，我对他唯一的判断就是，他是个变态！

 

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在路边摊买的）和一个热水澡，让我完全的恢复了清醒，这时我已经是头发滴着水，穿着买主的衬衫，站在他的床边，等他洗完澡来享用他的商品。我清楚的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我流浪的这几年，接触到的都是阳光不曾照过的地方，这种事虽然没有经历过，但听过也见过，曾经有段时间，我的室友阿青就是只鸭子。不是每个人都能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有的人生下来就是被选择的，没有权利说不，我只能接受，因为我要活下去，至于待会要发生的事，我现在不去想它。

 

接受事实，让我有心情打量起自己所置身的空间，在半清醒的记忆里，这是一个市区里的高档公寓，忘了是几室几厅，就这间卧室的装潢来看，我的买主应该还蛮有钱的，品味也不差，不过他要是没钱不会花100块买一个流浪汉一夜，有钱人的怪癖！

 

浴室的门打开了，我终于看清楚买主的样子，“还蛮人模人样的！”事实上，虽然他的行为异于常人，但皮相还是很不错的，拿我176的身高比较一下，他大概有182以上，有一张端正的脸，不漂亮，但有一种锐利的感觉，让人无法忽略，体格很棒，一看就知道是键身中心练出来的，刚洗完澡，没穿睡衣“反正要脱的”，全身上下只有腰间围了条浴巾，水珠从头发上滴落，滑过宽阔的胸膛、平坦没有一丝赘肉的小腹，没入浴巾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以一种近乎沉醉的眼光在欣赏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马上要上自己的男人，于是迅速收敛起目光，回复到一个商品该有的谦卑，顺从的坐在床沿，让自己停止思考，做一个充气娃娃，等待着买主的临幸。

 

一只手抬起我的下巴，让我不得不与他对视，

“你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这已是他今晚第二次对我说这句话（到现在为至他总共也只说了三句话），只到许久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力量。

 

他俯下身，我心里说：终于开始了。

 

首先接触到我身体的是他的嘴唇，贴在我的颈上，温热的，顺着我的颈部一直向上，在我的耳后流连着，呼出的热气，让我的额际都有些出汗，他伸出舌头描绘着我耳朵的轮廓，更可恶的是，他竟然把舌头伸了进去，舔弄着，让我泛起一种酥麻感，痒痒的，麻麻的，随后他含住我的耳垂，用舌头和牙齿细细的逗弄着，没想到一开始会被这样温柔的对待，让我几乎有点受宠若惊了。

 

他全身的重量压在我身上，让我无法支撑，直接向身后的大床倒去，而他已顺势压在了我的身上。衬衣的纽扣被一颗颗的解开，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感觉到有些凉意，他的唇到是给身体上带来一些温热，那温热一路向下，先是锁骨，然后含住因为寒冷和刺激而变成红色挺立着的乳头，先是左边后是右边，他好像要看到我身体更强烈的反应，于是极尽挑逗之能事，舌齿并用，让我的身体里迸发出一种陌生的渴望，有股热潮似乎在向某一点集中。

 

比起预期中的痛苦，这种陌生的渴望更让我感到害怕，喉咙里发出一种让我羞愧不已的声音，我出卖了身体，可我不想连尊严也卖掉，我可以让人上，但我无法忍受自己在这个买我的男人身下发出那种陶醉的声音，于是我咬紧牙，抑制往将溢出的呻吟，今晚，他可以享受我的身体，但休想听到我的声音。

 

经验丰富（老手）的他应该很快就觉察到我的意图，于是接下来的一切就变成了一场无声的、身体与意志力的对抗，他用各种方式挑逗我的感官，想要诱使我发了沉醉的声音，而我已经下定决心，为了尊严，决不会让他得逞。

 

离开了我的乳头，唇向下游移，下一个停驻的地点是我的肚脐，在他高超的舌技下，我的身体已经绷成了一张拉满的弓，随时都会迸发。但我没有出声。

 

他并没有达到目的，应该是有些失望吧，温热的唇终于离开了我的身体，开始了下一波的进攻。这次登场的武器，是他的手，手指勾住我身上唯一的遮体物，轻轻向下一扯，它滑到了脚踝，不过我没空理这些了，从未向人袒露的部分，就这样毫无遮盖的暴露在一个陌生的男人眼前，我已无力阻止什么，唯有闭上眼睛。

 

他的手抚过稀疏的毛发，握住我的分身，并恶意的重重一握，我全身一震，不由得张开了眼睛，他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嘴角有一抹得意的微笑，让我觉得非常碍眼，我直视着他，不肯退缩，他应该是觉得这样很有趣吧，为了激出我更激烈的反应，他圈住我的分身，开始不紧不慢的前后套弄着，随着他手指的动作，我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到了那个部位，身体的温度不断上升，难以言喻的快感一波波的袭来，每个脚趾都绷紧了，手指紧紧抓住床单，像溺水的人抓住一块浮木，为了阻止自己的声音，我紧紧咬住嘴唇，牙齿已经陷入肉里，嘴里尝到一股血的腥味。

 

对我的自残行为，他没有阻止，依然自若的观察着我的表情，手下却加快了频率，想看到我能撑到什么时候，我像在地狱又像在天堂，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我可以控制自己的声音，却再也无力掌握自已对刺激的本能反应，终于，身体的弦绷断了，我，在一个男人手上爆发了，将灼热的种子喷射到他的手中，还有一些落在了我和他的身上，高潮之后，我才从云端落到地面，在极大的满足感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莫名的空虚。

 

身为一个18岁的正常男人（我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是男人了），自己用手解决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然而这种从来没得到过的巨大快感竟然是在一个买下我一晚的男人手中获得，无能如何都让我非常沮丧。

 

我无力的仰面躺着，还没从刚才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他离开了床，再次回来一个枕头塞到了我的腰下，腰被抬起，双腿也被分开，从来不曾触及的地方，就这样暴露在一个男人面前，虽然一再提醒自己不必在意，但还是无法忽略这种被动的难堪，只有将头转向一边。

 

搁在臀上的大手，移动到我的穴口，在入口周围轻轻的按动，带着一种冰凉的、粘粘的触感，“他还知道用润滑油呀！”脑筋还在想些有的没的，我的一切反应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中，他好像发现了我的分神，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只手指突然插了进来，不曾受到过这种刺激，一直处于闭塞状态的甬道猛然收缩，将手指紧紧的夹住，无法继续进入，他也受到影响，深吸了一口气，但并没有着急的强行进入，而是让手指停留在甬道里，耐心的等待，空出的那只手开始抚弄着前端因为受到刺激而微微抬头的分身，在他的抚弄下，也可能是因为适应了，紧缩的甬道稍稍放松了一些，就在这一刻，修长的手指向前一送，整个没入我的甬道里，毫不给人喘息的机会，他开始抽送，由慢到快，前端的动作也不曾停下来。前后两个敏感部位都被强烈的刺激着，尤其是后面的手指越来越快，越来越深入，当指腹按到某个点的时候，再也忍不住，像遭到电击一样，重重的弹起又落下，一股灼热喷射而出，而我一直死死的咬着已经咬烂的唇，终于在这登顶的瞬间成功的抑止住即将脱口而出的呻吟。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淫糜的气息，在他的手上我已经两次高潮，而他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冷静的看着我在情欲里苦苦挣扎。不甘心一直落于下风，我突然伸出手，握住他浴巾下的壮硕，学他的动作，开始套弄着，也许是没想到我竟然会反击，他终于有了点惊讶的表情，用探索的目光死死的盯着我，我回给他一个挑衅的眼神，他的眼睛里竟然闪过一丝笑意，这更彻底击溃了我的理智，我一把拉下那碍事的浴巾，直接将它的巨大纳入口中，这一招是从阿青那学来的，我还记得当时他在夸耀自己的技术时说过，只要是男人都逃不出这一招，冰山也会变活火山。可惜他前年染上那种病，死掉了。

 

将思绪拉回，我感觉到他的分身在我口中不断壮大，已经顶着我的噪子眼了，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听到他越来越急、越来越粗重的喘息，让我有一丝终于占到上风的感觉，突然他发出一身低吼，我正在为还要用口接住他的东西而叹息，谁知他竟然将分身快速从我口中抽出，抓住我的双脚，大大的分开，直接冲进了我的密穴中。突如其来的巨大冲击，是本来不具有这种功能的器官无法承受的，我只感到一阵被撕裂的痛感从入口一直传到身体深处，血的气味让我看不到却猜到一定是流血了，“他妈的，阿青那小子竟然骗我，做这种事怎么会爽！”

 

看来我刚才的挑衅严重的刺激了他，现在的他一反刚才的循序渐进，根本不等我适应，直接开始在甬道里肆意冲刺，充满体内的肉刃就像要把甬道撑破一样，每一次冲击都好像顶到我的胃里，五脏六腑被挤压得几乎碎掉，我痛到几乎麻木，可意识却依然清醒，我想大声叫出来，可又不愿认输，“不能出声，出声就是认输了”，我艰难的抬起手放到嘴边，张口狠狠的咬下去，口中尝到浓浓的血的味道，比唇上的要浓得多，叫声到是真的发不出来了。

 

在激烈的冲刺中，他还是注意到了我的抵抗，伸出手开始抚摸由于疼痛而萎缩的分身，在他手指的动作下，分身很快又站了起来，渗出透明的液体，而他在我后面的进出因为血的润滑而不再那么因难，于是他加快了在后庭的抽插，每一次都更加的深入，似乎要顶到我身体的最深处。现在的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近乎麻木，而随着他的抚摸和每一次有力的深入，肉壁不停的被摩擦着，内部的敏感点在冲击中受到刺激，让我在麻木中竟然有一丝丝的快感，点燃了身体内情欲的火苗。

 

“让我看你的眼睛，让我看你的眼睛！”他的声音沙哑着，除了情欲还有些其它的东西，他把我的脸扳了过来，让我看到了他不再冷静的表情，和眼里浓得化不开的悲哀。“洛、洛、洛”每一次冲击就会从他嘴里溢出这个名字，在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他是透过我在看着另一个，一个他触不到的人，原来他不是变态，只是一个寂寞的人。

 

也许是被他的悲伤感染，也许因为自己太清楚寂寞的悲哀，我伸手搂住他宽厚的背，主动的贴近他，让他更加深入我的体内，虽然主动做这件事，但我的声音还是不会让他听到。这是我唯一能守住的坚持，也许根本就无意义，可是这是我最后的尊严。

 

他发出一声低吼，用一个有力的撞击让我们同时冲上了顶峰，而我已经无法再咬自己的手背，情急之下张口咬住他的肩头，再次在口中尝到血的味道。

 

我想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双腿大张的攀附在一个男人身上，他的分身还留在我的体内，我想从他身上离开，于是往后一退，马上感觉到他的分身在甬道里再次胀大，让我进退两难。

 

我看着他，用眼神示意他结束这种尴尬的姿势，但却被他眼里再次燃起的情欲之火给吓了一跳，他突然伸出手，抱紧我，又一次冲入我的体内，就着结合的姿势，翻了个身，让我坐在他的身上，由于体重造成的下沉，让他的灼热更加的深入我的体内，而他竟然就让我们两个保持这个姿势，不再有进一步的举动了，那种无法满足的空虚感远远盖过了最初的痛感，让我无所适从。我可以抵抗疼痛，可面对这陌生的情欲却手足无措。

 

“想要就自己动。”他带着恶意的笑容看着我说，这种可恶的笑刺激到了我脆弱的理智，“动就动，怕你不成！”我故意抬高臀，让他退出我的体内，又重重坐下，本来只想报复，可因此而产生的

痛于快感并存的奇妙感觉却是我没想到的，而他更因为这个动作而异常兴奋，那个灼热的大家伙在我体内胀大到快要爆炸，马上他重新掌控了一切，用他的双臂托住我的臀部，开始了缓慢的抽送，每一次进入都比之前还要更加深入，直直的挺进身体的最深处，甬道里不断的摩擦，使一股热烈的欲望在体内聚集，逐渐扩大，快要焚烧掉自己。脑袋变得昏沉沉的，似乎什么都不想去想了，就这样随着欲望随波逐流，唯一仅存的理智还在提醒自己，不要发出那种淫荡的呻吟，其它的已经无力控制了，只要守住这最后的一点坚持，无论这种坚持多么可笑也好，我就可以对自己说，我并没有出买自己的尊严！

 

身体凭着原始的本能，随着他的挺进律动，在快感与情欲里浮沉，意识逐渐飘远，在完全迷失之前，隐约听到他的叹息：“和他一样漂亮的眼睛，连性子都是一样倔强啊！”然后我彻底沉入无边的黑暗中。

 

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从昏迷中醒来，他还在沉睡，我爬下床，扎挣着走向浴室，每走一步，从密穴里淌出的夹杂着红与白的液体滴落在地毯上，我竟然还有心情嘲笑：“换地毯的钱肯定超过一百块，那个是你额外的损失了。”

 

在浴室里艰难的将自己清理干净，终于恢复了一点力气，穿上自己的衣服，摸摸口袋，一百块还在，我走到床边，他还在睡，呼吸很平稳，想到昨晚的一切，其实我应该感到幸运，他对待我的方式几乎是温柔的了，可能是因为那个叫洛的影子吧，在心里无声的说了句“再见”转身向门口走去。

“走出这扇门你会去做些什么？”背后传来声音，奸诈的家伙，竟然装睡。

“去修理一下头发，换套衣服，然后去找下一个买主，我要谢谢你，是你帮助我做出了决定，选择另外一种生存方式。”

“我做你的下一个买主，十万，买你一年！”

我在门口停住脚步，考虑着他的提议。

“好，我卖！”并没花太多时间我做出了决定。

直到后来的后来，我才发现，买卖并没有结束，不过是命运的另一个开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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